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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徒5：42） 
  
我不知道在场是否有任何人可以想方设法设身处境，体会我现在的感受。如果他

们能做到这点，他们就会认同我要讲的，就是我要说，我觉得完全无力传讲。真的，

我想我几乎不需要尝试来作一次讲道，而要发出一种对真理的宣告，将来的讲道要按

照这些真理来宣讲。我要给你们金条，而不是金币；要给你们从采石场得来的石块，

而不是出于刻刀之下的雕像。看来人在使徒时代传讲的一个题目就是耶稣基督。如果

放任自己，人的倾向就是不断越来越远离神，而在这一般规律面前神的教会本身也不

例外。 
因为在开始的几年间，在使徒时代期间，在使徒时代之后，耶稣基督被人传讲，

但渐渐教会离开了中心点，开始传讲礼仪和教会职分，而不是他们的主他自己。 
当代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也落入了同样的错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我

们已经离开传讲基督，去到传讲关于基督的教训，传讲从他的生平引伸出来的东西，

或者从他的讲论得到的定义。我们不满足于像天使站立在光中；我们的想象扰乱了我

们的安息，我们一定要围绕光柱上下飞舞，越来越远离那荣耀的光源。 
在保罗那个时候，人要立刻，用一句话讲出当时神学的概括和实质，这并非难事

。这就是基督耶稣。如果你们问那些门徒中的任何一位他相信什么，他会回答：“我

相信基督。”如果你要求他把他的神学体系显给你看，他会指着天上，提醒你神只有

一体，那高升的耶稣基督受苦和钉十字架的人的身体。对他们来说，基督不是一个概

括出来，非实体的概念，不是一个只是把良好的品格留在身后，但已经死去的历史人

物；对他们来说他不是一套的观念，不是信条，不是抽象理论的具体化；他而是一位

，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见过的，他们曾摸过他的手，是的，他们曾吃过他的肉，在

灵里喝过他的血。对他们来说基督是实实在在的，我真害怕对我们来说他经常只是一

个影儿。在他们的思想里他是真实的；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奥秘，而不是一个人（

也许我们不应该说这么多的话）。是一位过去的人，而不是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的

那位大能的神。 
我想说（哦愿主赐我们恩典可以把那没有一个基督徒会不认同的讲出来），我想

说，只要这讲坛依然站立，只要仍有敬拜的人进到这所会堂里来，这家教会事奉的主

题就是耶稣基督。我从来不耻于承认我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尽管我宣告，我是按着

加尔文的加尔文主义者，而不是按着当代退化形式的加尔文主义者。我毫不犹豫取了

浸信派这个称呼（指着洗礼池）。你们看到有充分的证据，我是不以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那条命令为耻；但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我的信条，我想我一定会这样回答：“就

是耶稣基督。” 
我尊敬的前任吉尔博士，留下一部受人称赞，极为优秀的神学大全，但是愿神帮

助，我要永远坚持相信的神学大全，并不是他的系统神学，或者任何人的论述，而是

基督耶稣，他是福音的总纲和实体，在他里面是一切的神学，是各样宝贵真理的实在

体现，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全然荣耀的位格上的体现。 
今天下午我要尝试描述主题，就是基督耶稣；然而第二要讲一讲它的广阔全面；

然后要讲它各样的超越之处，然后以验证它的能力为结束。 
那么第一点就是主题。 



他们继续教训和传耶稣基督。要准确传耶稣基督，我们必须传讲他无限，不可辩

驳的神性。我们可能会受到哲学家的攻击，他们要不是根本不把他当作神，要么把他

变成暂时存在的神，我要加上一句，很荒谬的一时的神。我们会立时受到一些人的进

攻，他们把基督看作是一位先知，一位伟人，一个令人羡慕的榜样；我们会在各个方

面受到那些人的攻击，他们宁可从他们自己糊涂的脑袋，而不是从简单明了的圣经中

吸取他们的神学思想；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必须要一次又一次强调基督绝对和本

质的神性，因为没有这点我们就处在先知所描写的那些人的光境中——“他们的绳索

松开，不能栽稳桅杆。”我们的敌人很快就要胜过我们，对我们大肆掠夺。从福音中

拿走基督的神性，你就什么也不剩，不能让焦虑的灵魂可以得到安息。把从起初就与

神同在，他就是神的道的那一位挪开，雅斤和波阿斯这两根圣殿的柱子就要被推到了

。没有一位为神的救主，你的福音就是沙土一堆，一个泡沫，一种比发梦还不实在的

东西。如果基督不是神，他就是最卑鄙的冒充者。他两者必要为其一，要么是出于真

神而为真神，要么是最大的欺骗人灵魂的人，因为他使他们中的许多人相信他是神，

使他们称之为亵渎的结果临到自己身上；所以如果他不是神，他就是世上曾经有过的

最大的骗子。但他是神，在这里，在这教会中，我们必须要，我们愿意要来赞美他。

我们要和众多被他救赎的人一起唱道：“耶稣配得领受，神的荣耀和权柄，比我们能

颂赞的更多的赞美，你永远是主。” 
然而，要传基督，我们还必须要传他真实的人性。我们决不可因为他有完全的神

性，就使他变成没有完全的人性。我喜欢哈特的这首赞美诗，它的起头是——“这是

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曾经在加略山上死去。” 
“真正的人！”我想我们没有经常认识到基督的人性，我们没有看到他是我们骨

中的骨，我们肉中的肉；他的感觉，思想，行为，受苦，所做的事就是和我们自己一

样——是我们其中的一员，只是因为神“用喜乐油膏他，胜过膏他的同伴”，因而超

过我们。我们一定要有一位是人的基督，我们一定要有一位也是真正有血有肉，而不

是影儿或蒙上一层幻想的基督。我们必须要有一位我们可以与之交谈，一同行走，一

位——“按他限量真实感受，每位肢体之所忍受。” 
一位在血亲上与我们如此紧密相连，以致他和我们为一体，是一家之主，众弟兄

中为头生的基督。当我传讲一位是人的基督的时候，我再也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了，一

些好人按照他们思想的爱好，使他成为一位教义上的基督，一位应用的基督，或者一

位可以体验的基督，我想这对神的子民来说并不足够。我们要一位是人的基督。 
罗马天主教有一种力量，他们把这力量用在坏的方面，但总是一种力量，他们有

一位是人的基督，但他要么是在母亲怀中的婴孩基督，要么就是在十字架上死去的基

督。他们从来没有得到一位真正完全成人的基督的力量，一位不仅活着受苦，还死了

，复活，坐在神右边，为教会的头，人类的统治者的基督。 
哦！我们每天必须越来越清楚表明这位救赎主在他复杂的位格中那真实的人性。

无论我们没有能传什么，我们一定要传他。如果我们在许多点上犯错，只要我们在这

一点上正确，这就要挽救我们的事奉免于大火；但如果我们在这一处出错，无论我们

假装是多么正统，除非我们正确认识他，否则我们在其余各处上都不可能正确。 
但更进一步，要传基督耶稣，我们有绝对必要要去传他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

。我们承认活着的圣徒为罪人代求的功效，从来没有片刻否认每一个人都要为所有人

，为人的一切情况献上恳求，但我们必须坚持，天上唯一的中保，唯一直接对神的代

求者，就是那为人的基督耶稣。 
不，我们不可仅仅满足于使他成为唯一的中保，我们还必须放弃除靠着他以外任

何其他到神面前来的方法。 
我们必须不仅要他成为祭司，我们还要他成为祭坛，祭物，还有那献祭的。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那节宝贵经文——“基督是包括一切”的全部含义。 
我们不可在这里看到一部分的预表，在那里又看到一部分，而是要看到所有的都

是集中在他身上，他是天上的那一扇门，那我们的灵魂到神面前来要经过的血红色的

道路。 
我们不可容许用人的力量，用人的学问，或用人的努力作成的到神面前来的方法

，而是在神和人之间所成就的一切事情都要在他里面，通过他，靠着他，依赖于他。 
弟兄们，我们没有翅膀可以飞到天上，我们到上面的旅程一定要沿着雅各天梯的

台阶。我们不能用任何我们所有，或知道，或做的事情来靠近神。一定要由被钉十字

架的基督，唯有他，把我们举起带到神面前。 
还有，我们必须传基督，传他是唯一做成他救赎工作的。我们一刻也不能容许他

华丽的白色义袍被我们的肮脏破布打上补丁，受到沾染。在关于我们的得救这件事上

，我们不可容许他血管里所流的宝血被任何我们合作所献上的东西所稀释。他用一次

献祭永远除去了罪。除非我们有一个真实的赎罪，我们就决不可传基督。 
今天有某些人首先把赎罪变成是一种妥协，接着就把赎罪变成是应该如此这般发

生，而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表现。接着，下一步是有一些人把它变成仅仅是一种表

像，一种展现，一种影子——一种影子，而它的实质他们却没有看见。日子将到，这

里那里已经有各样的痕迹，就是在某些教会里，人要完全否认救赎，但这些人跌在整

个体系的房角石上摔得粉碎，却仍自称是基督徒。对于任何宣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

但却否认救赎的人，无论他是谁，我和他都没有亲朋好友的关系，没有友谊，没有基

督徒的友好关系。基督徒的爱是有一定限度的，对一个不诚实到了占据基督教的讲坛

，却否认基督这种地步的人，我们对他决不可有任何的接待。只有在基督教的教会里

这样的事情才会被人容忍的。我要向你们呼吁，你们知道一个否认佛教基本教义的佛

教徒，是曾经被接纳留在佛寺里的吗？有没有过一位诋毁先知穆罕默德的阿匍，是被

准许留在清真寺里的？只有在基督教的教会里，才会容忍在他们中间有人打着基督徒

的名义，他们甚至有胆量做基督徒的教师，却毁谤是基督徒的神的那一位的神性，轻

描淡写是基督徒的赎罪祭的他的血的功效。愿这致命的肿瘤被连根拔除，不管它会怎

样把肌肉撕开，最好用一把有锯齿的刀子把它切出来，好过让它存在下去，因为不可

能用手术刀精巧地做成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传基督宝血的有效，他是人灵

魂唯一的救赎主，作为唯一的中保，他不用我们的帮助，已经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用

他的血成就了神人复和。 
除非我们传基督是唯一赐下律法，是教会唯一的拉比，否则我们的事奉就不会完

全。当你把教会有权利，有能力命定礼仪，以此作为你信仰的一条正典，你就立刻抢

夺了基督他是教会唯一教师的合法位置。或者当你取了职分，离开基督的权柄，用教

会命令，或公会决议控制别人的良心，你就抢走了基督作为伟大的基督教学校的先生

，我们信心的拉比，唯一的拉比，在基督教会中所坐的席位。除了依靠他的权柄，我

们决不可坚持一条真理。 
让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人的智慧上，而是建立在神的能力上。你要我去看这位

博士那位博士的书，这些是什么？基督的话语，这些是真理，这些是智慧。你给我一

些权威的例子，是在基督钉十字架三四个世纪后一家教会的做法，证明存在某种礼仪

，某种教会职务存在的合理性。你的证据有什么价值？如果基督没有特别立定这点，

如果他没有命令他的百姓遵守这点，不管这是什么礼仪，它又有什么价值呢？我们承

认基督为他的教会命定了一切，给了教会已经定好的律法守则，若有任何偏离，这就

是一件罪，若有任何加添，这就是大罪一桩。任何没有被基督按立，占据了一份职位

的教职人员都应当辞职，任何行一种找不到圣经权柄的礼仪的人都应当将它弃绝，任

何传讲一种教义，却没有基督来验证它的人，都不应当命令人要相信它。 



但我担心，时候将到，除非一位牧师更进一步，传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君王，否则

他就不会尽忠职守。在国家那一边存在着一种倾向，特别在对待苏格兰自由教会方面

，就是国家对教会命令施加权力和判断。没有任何过去，将来的国王和女王，可以对

基督的教会有任何的权威。除了她的主她的王，没有任何人可以管治，统治教会。 
教会可以受苦，但她不能屈服；你可以把她的认信信徒活活车裂杀死，但她要坚

立，既不弯腰也不下跪。我们教会作了判断，地上就没有任何可以对此作出申诉的。

如果教会的判断错了，人可以向天庭作出申诉，但决不可以向该撒做任何申诉。最英

明，最糊涂的国王或女王都不可斗胆染指教会的专权，作教会的头。 
起来，神的教会！如果有任何人的法律被通过，要来管辖你，起来，把它们击得

粉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出战斗的呐喊，高举犹大支派狮子的旌旗；让我们挑战地

上的君王，说道：“谁敢惹你？”教会是王后，胜过一切王后，基督是她唯一的君王

。除了耶稣基督他自己，没有人能对教会行使裁判权或权利。 
如果我们任何的行为违反了民事法律，我们是人，是公民，我们承认国家有权管

治我们这些个人。我们没有一人因为自己是在神面前为君王，为祭司，就不服国家，

但作为基督教教会的成员，我们坚持一家基督教教会若把会员除教，用民事的权力，

或任何国家的法令都不可将它撤回，它的判断也不可被检查，更不用说被废除，削弱

，或甚至被审判了。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必须完全承认他的王权，日子将到，国家

不仅要容忍我们仅仅作为一个社团存在，还要承认，因为我们声明自己是基督的教会

，我们因着这个事实本身，有权自治，在我们教会的事务上不受任何的干预。 
我们一定要在所有这些方面传扬，高举基督，否则我们就不是在传全备的基督；

但我要更进一步，除非我们学会去传基督，传他是万王之王，我们就还没有抵达我们

事奉完全的高度。他有绝对的权利统治这全世界。 
基督教的牧师，被神命定去传讲，完全有权利奉神的名传讲和主的国度相关的一

切题目，去训斥，鼓励那甚至是最伟大的人物。有时候当我们议论一位君主或议员的

作为时，我听人说：“这些是政治。”但基督既是神学也是政治的王。他们说：“哦

！但是你和国家所做的有什么相干呢？”嗨，这相关就是——基督是所有国家的头，

虽然国家没有权柄控制教会，然而基督他自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哦，愿教会把

皇冠戴在头上，站好她当站的位置！我们不是奴隶，神的教会不是一伙奴颜婢膝的人

，注定要永远坐在粪堆之上；从来没有哪一位女王像她如此美丽，从来没有一件长袍

像她穿的那件有如此高贵的紫色。 
哦！教会，起来！起来，这地是你的，宣告对它的所有权。差派宣教士出去，不

是匍匐在君王的脚前去哀求，而是作为神的使者，在神和人之间成就和平。派他出去

宣告对那属于你，神已经给你直到永远永远的那东西的拥有权，君王可能会辩驳，但

有一天他们每一位都要承认这权利。 
事实上，我们一定要再次把基督他自己带回营内。我们有真正的耶路撒冷的剑，

盾牌，旗帜，号角和战鼓，这还没有什么用处；我们要君王他自己在我们当中。当代

的极大缺乏就是基督越来越亲自的同在。我不是希望讲少一些教义，少一些经历，或

少一些实践，而是这些更多被放在基督里，传基督是所有这一切的总纲和实质。 
但关于第二点，现在我要用很短的时间讲一讲这节经文所宣告的主题，它的范围

是多么广阔。 
有一种古老陈腐的说法，就是说基督教牧师可以分成三种类型——教义型，经历

型和操练型。这种说法重复得太多，没有几个人会提出反对。但如果它是真的，那么

它就是立刻暴露出有一种东西缺失，缺乏，而这种东西对教会的成功是绝对必需的。 
在这三种类型人当中，传讲基督的人在哪里？我要说这点，就是如果一个人是传

基督的，他就是讲教义，讲体验和讲操练的。教义型的牧师通常范围有限。他很有用



，极其有用；神用他作为篱笆，防御时代的创新——他是如此经常讲他的题目，他对

它们都非常熟悉了，成了守护在所罗门床边的其中一位全副武装的士兵。但假设教义

型的传道人完全按他的意思行，根本没有其他人，结果是怎样？看看大约一百五十年

前我们浸信会的教会。它们都很正统，都正统得酣然大睡了。这些教义传讲得使他们

都困倦了，要不是少数几个人站起来，建议向异教徒宣教，教会就会完全没有动作了

，而这些人一开始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的同情。在这里，我不想指责哪些人，但是有一

些弟兄，他们的传讲可以很恰当地总结为是教义型的，完全是教义型的，他们事奉的

结果是什么？怨恨。他们学会了不仅热心捍卫真道，还且还是狂暴捍卫。当然我们对

他们的热心感到景仰，我们为他们的纯正感谢神，但是我们希望有一些东西可以和他

们的教义调和，可能使他们没有那么严酷，使他们追求圣徒的合一和相交，而不是他

们努力去创造的纷争和不和。 
再次，我要你们注意另一种的传道人，就是经历型的。坐下听经历型的传道人讲

道，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也许在所有牧师当中，这种讲神百姓的疑惑，恐惧，喜

乐，狂喜的传道人是最有用处的。圣徒是多么经常看到羊群的脚踪，然后在一位经历

型的牧师之下他们找到了牧者！但是你知道一位经历型的牧师会有什么结果吗？我说

的是完全经历型的，所有其他的都被放在一旁，为经历开路的牧师。有一种神学家是

总是传讲人心败坏的，这是他们的风格：“除非你活活被律法剥皮抽筋，除非你每天

都感受到你心完全的腐烂，除非你对全然的确据一无所知，总是怀疑，害怕；除非你

住在粪堆中，用瓦片刮自己，你就不是神的儿女。”是谁这样对你说的？这是某些经

历型的传道人一直在传讲的，结果就是这样。人以为神百姓的残缺就是他们的美丽所

在。他们就好像理查德三世在位时的某些朝臣，史传这位君主背上有一个隆起，敬慕

他的人在他们背上塞上一些东西，好使他们也有一个优雅的驼背。有许多人，因为一

位牧师传讲疑惑和恐惧，就觉得他们也一定要疑惑和恐惧；那么，那些使他们不安心

，使神不得荣耀的东西就成了正正是神百姓的记号。不管怎样谨慎处理，当牧师弹一

根弦，只弹一根弦的时候，这就是经历型讲道的倾向；这倾向就是传道把人带进一种

软绵绵，有味道的光景，使人没有一点气魄和力量，或者就是把人带入那死亡，腐烂

的光景，败坏超越了与神相交，那味道不是君王香膏的香气，而是一颗败坏，污秽的

心的臭气。 
我们也看一看那操练型的传道人，有谁会说这好人一句坏话呢？他把人们激发起

来，激发神的儿女尽神圣的责任，促进各样优秀的方面，他的工作上是对另外两种牧

师令人羡慕的补充。但是坐下听这操练型传道人，全年坐下听他讲道，看看他的会众

出来的时候是怎样说的。有一个人会说：“又再把同一件事情讲一次——做，做，做

，什么也没有，只是做。”那边有一位可怜的罪人，他刚刚下到第一排，跟着他，他

说：“哦，我来这里是要看看基督能为我做什么，我只是被人告知我一定要为自己做

些什么。”这样，这就是一件极大的恶事了，坐下听这样的牧师讲道的人成了干瘦，

饥饿的人。我希望操练型的传道人来听一听我们的农夫是怎样说的，他们总是说把鞭

子放在马棚里，这比打在马背上要好得多。让他们用适合神百姓的食物喂养他们，他

们就会变得有足够去操练的了；但全部都是操练而没有应许，全部是鼓动而没有纯正

的教义，这是永远不能使神的百姓成为完全，使他们为善工大发热心的。 
但是我提这三种牧师是要说明什么问题？嗨，正是这点——向你们表明，是有一

种牧师能传讲所有这些事情，不会落入任何其中一种的危险当中的，而是带着全面的

极大好处。他是谁？嗨，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传基督的人。通过他传基督他自己，他

一定要传讲教义。 
如果我传基督，我一定要传他是他百姓立约的头，那么我离拣选的教义还会有多

远呢？如果我传基督，我必须要传他宝血的功效，那么我离有效赎罪的伟大教义还会



有多远呢？如果我传基督，我必须传他心里的爱，那么我怎么可以否认圣徒最终蒙保

守？如果我传主耶稣是伟大的头和君王，那我离神的主权还会有多远呢？如果我传基

督他自己，我岂不是一定要传他的教训吗？ 
我认为这些只不过是从那伟大的根本思想，或者不如说是根本的实在，就是主耶

稣基督他自己那里很自然就延伸出来的东西。那全面传讲基督的人绝不会在教义上松

懈，除了传基督，你还能传什么更好的经历呢？你传讲圣徒的受苦，你就会传他的痛

苦和血汗，他的十字架和受难；因为圣徒真正的受苦是和他相通的。如果你要传他们

的喜乐，那就传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再来；当你接近基督的喜乐，你离圣徒的

喜乐就决不会遥远；因为他岂不是说：“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

以满足”吗？除了传基督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操练可以传呢？在所有的美德上他是

模范，在人品格的完全上他是镜子，在各样圣洁和有美名的事情上，他是这些事情活

的体现。那传基督的人，不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教义型，经历型和操练型的传道人。 
你知不知道有一家教会是因为有一位传基督的传道人而变得没有那么属灵的？你

知道有聚会因为传基督，人们充满疑惑和恐惧的吗？你曾听过因为牧师传基督，他们

在感情上变得懒散吗？你有没有听过有人悄悄说，因为人听了太多关于基督的事，他

们的生活就变得不圣洁了吗？ 
我想，所有牧师的一切长处都可以归总在能每星期的每一天都传基督的那人的教

导中，而这不会有和其他传讲形式相连的任何恶事。 
我现在要继续讲这主题的一些超越之处。 
首先，他在他的讲道中总会有一些蒙福的多样变化。我听说在澳大利亚，边远的

居民所拥有唯一的变化就是一天吃无酵烤饼，茶和面包；第二天，面包，无酵烤饼和

茶；下一天，茶，面包，无酵烤饼。 
一些牧师的唯一变化就是一个星期天讲败坏，拣选和保守，下一个星期天讲拣选

，保守和败坏。福音的琴有很多琴弦，有一些弟兄对五根弦着迷得很有道理，用这些

肯定是可以演奏出非常丰富的音乐的，结果他们从来不去碰其他的弦；其余的弦挂上

了蜘蛛网，而这五根弦差不多要弹断了。 
从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到十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差不多都是一样。他们的管风

琴琴键很少，在这些琴键上他们可以演奏出非常蒙福的变奏，但我想这不是会非常广

阔的变奏。任何传基督的人，他的讲道必然会有多样变化。他是各样宝贵的香膏，没

药，沉香和肉桂。他是各样的音乐，他是一切在耳中动听的声音，他是各样的果实，

在他里面不是有一样的美味，而是有许多许多。这棵生命树结出十二样的果子。他是

各样的衣裳，他是美丽的黄金衣裳，他是安慰的温暖衣裳，他是打仗时驾驭战车的结

实衣裳。在基督里有所有的一切，那得着基督的就有极多的各样变化，就像世上的风

景，没有两块岩石是一样的，没有两条河流是同样流淌，没有两棵树长起来是一模一

样。在任何其他的话题上，你可以传讲，直到你的听众感到吃腻了；但是对着基督这

个话题，你可以继续，继续，再继续，直到这讲道变成直到永远的歌唱，你要开始唱

：“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这个题目还有另外一个优秀之处，就是，它合适各样的人。在座的有叛逆的人吗

？传基督，这适合他们。在座有蒙赦免的罪人吗？还有什么是比主耶稣的血能更好融

化他们的心的呢？这里有疑惑的基督徒吗？除了基督的名，还有什么能更好使他们欢

喜起来的呢？有坚强的信徒吗？有什么比耶稣钉十字架更好的干粮呢？有有学问，有

礼貌，有知识的听众吗？如果他们对基督不满意，他们应该要满意。有贫穷，无知，

没有学问的人吗？耶稣基督正是向他们传的——向他们单一的耳朵传赤身露体的基督

。耶稣基督是在各样气候中都能保持新鲜的话题。登陆新西兰，身处野蛮人中间，去



到另外一个地方，站在诗情画意的波斯或者轻浮的法国中间，十字架是合适一切人的

。 
我们不需要去询问我们听众的神学看法。如果他们是高派的，我肯定基督是合适

他们的。如果他们是低等教义的，如果他们是真信徒，我肯定基督耶稣是适合他们的

。没有基督徒会拒绝像这样的粮食；只需要把它预备好，带着一颗热心把它端到桌面

上，他们就得满足，吃得饱饱的。所以，在这个题目上既有变化多样，也有适合一切

人的地方。 
除此之外，我还要加上一句，这要讲到最后一点了，因为我的时间飞去——当这

个主题带着圣灵的彰显被传开，就有一种力量，是在任何其他地方找不到的。 
我的弟兄，这个主题有多大的力量，能促进神百姓的合一！ 
这里有一个人，他几乎可以算作是一个牛津运动者。有人说：“我不喜欢他。”

不要这么说，我要告诉你听更多他的事情，你会喜欢他的。 
那里还有另外一个人，一位长老会基督徒，是纯正的长老会信徒，他不能容忍独

立派运动，不能容忍任何除了长老会以外的东西，是一个契约者。有人说：“嗯，我

有一点点更喜欢他，但我想我们不会相处得很好。”住口！我要告诉你更多关于他的

事。 
那里还有另外一个人，他是一位非常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有人说：“嗯，我不

会羡慕他的。”住口，住口！ 
现在有这三个人，让我们听一听他们是怎样彼此评价的。如果除了我讲的以外，

他们彼此一点也不了解，他们第一次见面，就会有很大的争吵了。那一位教职人员，

他是不会和任何极端福音派人士有任何亲密来往的；而那位长老会信徒会对另外两位

都加以拒绝，因为他厌恶所谓的黑暗主教制度。但是我亲爱的弟兄，我们这个聚会会

认同你们三个人，三个都认同，当我讲清楚你们真实的性格，你们会彼此认同。我称

之为几乎是一位牛津运动者的那一位，就是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他是多

么爱慕教会的门钉！我想他几乎是不会容许一只爬过教会过道的蜘蛛被人杀死的。他

是一位彻底的国教教徒，彻底到他骨髓深处的地步，但他是何等一位基督徒啊！他是

多么爱慕他甜美的主耶稣！你们是知道我如此经常引用的他写的那首赞美诗的，我要

再引用多一百次：“我主声音何等甜美。”等等。 
我听到有人敲门，“谁啊？” 
“是非常彻底的国教教徒。” 
“不要让他进来，我在祷告，我不能和他一起祷告。” 
“哦，但他是乔治赫伯特啊！” 
“哦，让他进来，让他进来！没有人比赫伯特先生是能更好和我一起祷告的了。

赫伯特先生，请进，我们很高兴见到您；您是我们敬重的英雄；你的诗歌令我们欢喜

。” 
但是那第二个人，那位可能根本不会喜欢乔治赫伯特的长老会信徒是谁？他是塞

缪尔·罗哲夫（Samuel Rutherford）。他有何等一个天使般的灵！他把何等灿烂的

比喻用在他甜美的主耶稣身上！他不知不觉已经重写了雅歌一遍，他体会，证明它是

从神而来的。在他里面的灵重新谱写了这首诗歌。我想我们要介绍罗哲夫先生和赫伯

特先生相识，我深信，当他们开始讲到他们的主，他们就会发现彼此是血脉相承；我

肯定此时，塞缪尔·罗哲夫和乔治赫伯特已经在天堂里彼此见面，正并排坐在一起。 
但我们还提到另外一位，那位高派的加尔文主义者是谁呢？他就是人称反律主义

者巨人的那一位。我同意他是一位巨人，但他是一位反律主义者？这是假的。他就是

胡克博士（Dr. Hawker）。我肯定乔治赫伯特是不喜欢胡克博士的，我肯定胡克博士

也不喜欢乔治赫伯特，我想塞缪尔·罗哲夫是不愿意和这两位中的任何一位打交道的



。他会说：“不，不，我讨厌你那黑暗的主教制度。”但是看看赫伯特，他有一个甜

美的灵，不让他的笔头沉浸在基督里，他是不会提笔写作的，他要立刻写他的主。“

宝贵以马内利——宝贵耶稣。”这些他早晨，晚间所写的话语一次又一次重复。我记

得听罗兰希尔先生说过，一晚他对和他一道喝茶，准备离开的一位年轻人说：“你要

去哪？”他说：“哦！我要去听在巴罗圣乔治会堂的胡克博士讲道。”他说：“哦，

那就去听他讲吧，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值得一听。但他和我之间有这样的不同，我的

讲道就像布丁，这里那里散布着葡萄干；但是胡克博士的讲道全部都是葡萄干。”这

很接近实情，因为胡克博士讲的全是基督。他不断传他的主，甚至如果他向一个罪人

发出邀请，他通常都会这样说：“你要怎么说？你愿意和这个人一道，许配给他，嫁

给他吗？”他的事奉如此充满骨髓和脂油，是因为他传一位实在的基督。 
我亲爱的朋友，让一个人起来高举基督，我们大家都会一致认同。今天下午我看

到在我面前有所有基督教宗派的人，但是如果基督耶稣不是合适你们的话题，那么我

想，我们会质疑你的基督教信仰。基督传得越多，教会就越证明，彰显，宣告，维持

她的合一；但基督传得少了，传得更多是保罗，亚波罗，矶法，纷争，分裂就会越多

，真正的基督徒团契就会越少。 
我们只要提传基督对罪人的内心有什么能力。有一个人，现在他是我的教会的成

员，他的归正是因为看了那首赞美诗——“耶稣我灵好朋友。” 
他说：“啊，耶稣爱我的灵魂吗？那么我一直忽视他，我是多么恶毒啊。”有很

多人的归正是特别，直接归根于，不是教义——尽管这常常是有用的——不是经历，

不是体验，尽管这些是很有用的，而是归于传基督。 
我想你们会发现，那些最丰富的布道总是最多讲基督的布道。有一种种子是很少

在车轮之下腐烂的。这种子可能会落在石头地上，但是更经常的是，这种子落地的时

候击破了石头，正如基督像根出于干地，同样这种子即使在干硬的石头般的人心里也

能生出根来。 
我们应该传讲律法，我们应该大声说出神的警告，但是它们绝不能成为主要的话

题。如果我们要人归正的话，传基督，基督，基督。你想让那边那位漫不经心的人知

罪吗？对他说十字架的故事。在神的作用下它要抓住他的注意力，使他的思想醒过来

。你想制服那边那位放荡之人的属肉体的感情吗？传基督的爱，这新的爱要把那旧爱

连根拔出。你要包扎那边那颗破碎的心吗？把基督讲出来，因为在他里面可以医治各

样的恐惧。 
基督被传开，我们就真的要欢喜，是的，我们要欢喜，因为“他是神的大能，要

救一切相信的。”我亲爱的弟兄，不要论断任何人的事奉。世界太过经常谴责神要尊

荣的人。不要说这样的人，“他做不了什么好事情，他的言语粗俗。”不要说另外一

人他的风格经常被轻慢破坏。不要说第三个人，他太有学问，翱翔得太高。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本位。 
如果那人传基督，不管他是保罗，或者还是亚波罗，或者矶法，我们都希望神祝

福他，因为神要祝福他所传的基督，原谅混杂在他的事奉中的错误。我必须要坦白承

认，许多对我事奉的批评是真的，但我知道这事奉是成功的，在神之下它是成功的，

因为我是努力去传基督。我说这话，是没有夸口或自大，因为如果我没有传基督，我

就根本没有资格作基督的牧师，因为我说自己是基督的牧师，不管有什么是我没有传

的，我要说，我一定要说，我是已经传了基督。不管我落入了什么样的错误，我已经

尽力指向他的十字架。说：“看啊，那通往神的道路。” 
如果你看见其他人传基督，不要作他们的敌人。要为他们祷告，在神面用你的双

手承托他们，如果他们传基督，他们的错误可能会被克服；但如果他们不传基督，我



不在乎他们有什么卓越之处，这些卓越之处会死去，会消失，就像在黑暗里熄灭的火

花，他们没有点燃火焰的燃料，因为他们没有基督耶稣作他们事奉的实体。 
在结束的时候，让我恳求你们热切祷告，你们每一个人都热切祷告，求在这个地

方，以及周围所有敬拜的地方，基督越来越被人传讲，我可以加上我个人真诚的愿望

，就是如果在这里传的是除了我们从神的圣使徒那里领受，有基督他自己作主要房角

石以外的任何其他的福音，愿这地方成为毒龙嘶叫的住所，愿这讲坛被火焚烧，请你

们为我不断祈求。愿神加力给每一位基督的工人。但在有如此大片工场的地方，愿我

可以得到你们热切不断的代求，就是基督要被高举，人要被吸引来听，然后被吸引来

相信，使他们可以找到基督我们灵魂的救主。“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

罪。”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还有，保罗对那禁卒说：“当信主耶稣，你和

你一家都必得救。”愿神赐我们恩典相信，荣耀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